
论孔子的音乐观及其现实意义（谢子元）

谢子元 

在我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真正重视音乐的只有儒家，尤其是早期儒家。孔子（前551年-前

479年）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在音乐搜集、整理、修订、教学上自觉地做了大量工作，《论

语》中记载他音乐方面的言论和实践近30处。孔子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音乐观，在历史上

最早提出了丰富的音乐思想。可以说，孔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又是一位了不起的

音乐家。孔子生当“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痛心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愤慨于诸

侯“八佾舞于庭”的儹越，以恢复和弘扬礼乐文化为一生志业。他“删诗书，订礼乐”，把

音乐作为“六艺”之一教育学生（据说他还编有《乐经》作为教材，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约生前498年）著有《乐记》，是儒家的系统的音乐理论著

作，一般认为也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思想。系统地学习、研究孔子的音乐观，并结合时代要

求，进行扬弃和转型，对当代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孔子的音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音乐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和道德教化工具的音乐功能观。孔子主要是从音乐的社会政

治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的角度来强调音乐的重要性的。 

我们的古人虽然很早就认识到音乐是“由人心生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

记》），即认识到音乐是人们思想感情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精神享受、抚慰和宣泄方

式，但却几乎从来没有把音乐当作一种单纯的艺术，放任人们“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把音

乐当成一种统一老百姓思想感情的重要的统治工具。《论语》和《乐记》大多是“礼”

“乐”双提并论，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

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节人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

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所有这些论述都强

调音乐和礼的规范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统治工具。礼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能使上下有

别，贵贱有等，人们各安其份，乐则能统一人们的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亲近，一团和气，

没有牢骚。 

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讲“修”、“齐”、“治”、“平”，“博施济

众”，以“内圣外王”为目标。因而儒家的音乐理论凸显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也就不奇怪

了。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实际就是认为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细枝末节，政治教化功能才是它的大端。孔子的学生子游

对老师的教导领会甚深，并身体力行。他治理小地方武城，就搞得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弦歌

之声，孔子带着一批学生到这里，开了一个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但立即被子游顶

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听老师教导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听

了，连忙认错说：“二三子，偃（子游）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事见《论语·阳

货》）而康有为注《论语》，在这一章下面有个评论：“孔子礼乐并制，而归本于乐。盖人



道以为主，无论如何立法，皆使人乐而已。故小康之制尚礼，大同之世尚乐，令普天下人人

皆教和无怨，合爱尚同，百物皆化，礼运以为大道之行也。子游尝闻大同，其治武城先以为

治。”（着重号为引者加）他认为孔子的根本目标还是在音乐上，因音乐就是使人们快乐和

谐的，大同社会就是要使人们快乐和谐。这种理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重视音乐的政治功能相适应，孔子还具有根深蒂固的音乐等级观。他认为天子、诸侯、大

夫、士各有相应等级的音乐和舞蹈待遇，不得逾越。当鲁国贵族季氏使用天子的“八佾”舞

时（六十四人的舞蹈），孔子就认为大逆不道，恨恨不已，“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

·八佾》）。他还曾对三大氏族在祭礼完毕撤席时用《雍》的音乐来赞唱提出了批评。 

今天看来，孔子和儒家过于重视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带有

一定的偏颇，其音乐等级观更是保守落后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孔子并没有左到“只要

政治性，不要艺术性”，他强调音乐要“尽善尽美”，也不忽视音乐的审美功能。《乐记》

提出：“乐者，乐也。”音乐就是使人快乐的。孔子曾经陶醉于优美的音乐艺术忘乎所以，

他在齐国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并感慨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

·述而》）。。 

二是把乐教作为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培育“仁人”的基本手段的音乐教育观。孔子重视

乐教，他的教学课程中有音乐一门，并且是所谓基本课程“六艺”（礼、乐、书、数、射、

御）之一。但是孔子办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业技术或艺术人才，毋宁是进行道德教育，塑造

理想人格，培养“贤人”、“仁人”、“圣人”。孔子曾明确宣示音乐是最终完成人的修

养、使人成为人的手段。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使人受到

启迪，使人走上人性之道；礼使人获得规范，培育人性，树立人格；乐才能使人得到人性的

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认识到音乐作为人的一种欲求，既不可能去除，也不可任由放

纵，而应当通过恰当的乐教，使人真正成为人。他的办法是将理智引入、渗透、融化在情感

中，通过潜移默化，使理欲调和，既让情感得到一种属人的渲泻，又使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得

到升华和重塑。 

正因为音乐可以 “治心”，所以孔子和早期儒家非常重视乐教的推行。《乐记》上说，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认为

古时贤明的君主就重视乐教，通过乐教来引导、节制人们的欲望，改善道德和风俗。他们重

视对传统音乐、乐舞、诗歌（那时诗、乐、舞还是三位一体的）的继承和修订，重视对民间

音乐的搜集改编，并且认为音乐的高下、轻重、快慢、音色等都与一定的教育功用相关，务

必使其中规中矩，依仁由义。孔子认为高雅严肃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心，使人们免于放荡邪

僻的意念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

义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而述，以备王道，成

六艺。”孔子自己也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

罕》）。孔子的弟子也很好地继承了他的学说，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如前所引子游治

武城事，就是在老百姓中推行乐教。 

三是尽善尽美、中正平和的音乐评价观。孔子确立了“尽善尽美”的音乐评价观，他大力提

倡中正平和、古雅端庄的雅乐，尊重健康的民间音乐，批评淫靡之音。 

孔子评价音乐好坏高下的第一位的标准是思想性政治性，但他也重视音乐的艺术标准，要求

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孔子曾经称赞“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认为经过鲁大师挚加工的《关雎》的乱的部分非常丰富

复杂，艺术性强。《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

善也。”《韶》是舜乐，《武》是武王乐，但《武》宣扬以征伐取天下，是鼓吹战争的，所

以孔子认出思想性上还差了一截，不能认为是完美的音乐。他还曾提出“文（形式）质（内

容）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主张内容和形式要很好地统一起来。 

孔子对音乐的艺术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自觉地遵循。他“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

·述而》），因为音乐是情绪的真实表达，“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哀不可以骤

乐，故不能歌。孔子还曾对鲁国的大师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

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认为音乐应当是：开始，兴奋而热烈；

接着，和谐而纯静，清晰，连续，然后完成。 

为了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孔子是下了大功夫的。“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

之。”（《论语·述而》），听到别人好的歌，好的唱法，他都要请求那人再唱几遍，他就

跟着别人唱，务求领会。他曾向师襄子学习鼓琴，在未“得其曲”、“得其数”、“得其

意”、“得其为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婉言谢绝师襄子关于更换新曲目的建议，刻苦

专一地练习，直到对乐曲的内容、乐曲的规律和形象都有深刻的理解为止，令师襄大为叹服

（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提倡具有良好教化功能的雅乐，同时也尊重健康的民间音乐，并曾给予高度的赞美。如

他曾称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关雎》是周南地方的

民歌，孔子认为它中正平和，合乎乐教的原则。他的正乐工作，如前所述，是广泛地汲取了

各地民间音乐的营养的。他奔走诸侯之间，既是宣扬他的“道”，也可以说是四处采风。

“乐正”，是孔子“自卫反鲁”之后的事，正是采风的成果。但是孔子对于那些低级、放

纵、淫靡的音乐，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并反复加以挞伐，不惜上纲上线，这与他对音乐的社

会功能的强调和崇尚中庸之道是密不可分的。如他曾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

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

（《论语·阳货》）郑声太过份了（淫，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并且严重干扰雅乐的传

播，必须加以批判和取缔。《乐记》上还批判“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

志，齐音敖辟乔志”，认为这四个地方的音乐“皆淫于色而害于德”。过去有人认为孔子是

站在贵族立场歧视民间音乐，这是有失偏颇的。 

四是主张节制、适度的音乐享受观。早期儒家已认识到音乐是人必不可少的欲望，这比墨家

因反对浪费而“非乐”无疑更实事求是，但是儒家也并不循此而认为可以无节制地满足人们

对音乐的欲望，恰恰相反，儒家提倡在音乐享受上要节制、适度，并且主要是把音乐作为治

理教化工具，作为一种极重要的意识形态。《乐记》上说得很明确：“是故先王之制礼乐

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孔子和儒家奉行“中

庸”的原则，认为凡事过犹不及，作为一切行事的方法论，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孔子

提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

游，乐晏乐，损矣。”（《论语·季氏》）凡健康有益的享乐，应该合乎礼乐的原则，应该

用礼乐来调节自己，而不应骄奢淫逸，放纵无度。他批判郑声，也是因为它过度，而称赞

《关雎》，则是因为它适度，“快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痛”。 

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孟子、荀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音乐观，但总的来说没有很好



地发扬光大，尤其是程朱理学，把音乐视为应该去除的“人欲”，“执礼甚严”，“遂令中

国废歌”（康有为注《论语》）。实际上，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今天我们发展先

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精神支撑。创造音乐事业的新辉煌，既要融汇

中西，又要立足现实，继承传统。理解、继承和发扬孔子音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助于我们树立辩证的音乐功能观，使音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当今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科技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音乐文化日益普及，人人都可以

走着唱，都可以卡拉OK一曲，都可以当一回音响“发烧友”。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音乐的社

会功能，关系到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一个现实课题，是制定相关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首先应看到，孔子强调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要用音乐来“和民声”、“治人心”，确实是

站在贵族阶级和统治者立场来认识的，具有片面性。尽管孔子认识到了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

一些特质和规律，但他在理论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艺术的审美愉悦功能。孔子音乐观的这

一缺限的流弊是严重的，可以说，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没有哪一位思想家、

文艺理论家能脱其窠臼，能离开政治来思考和谈论音乐。这使得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在我国文

化史上缺乏独立的地位，因而无论在音乐理论、音乐创作的发展上都受到束缚，尽管在创作

和表演技艺上也曾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整体来看，我国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还是存在较大

差距的。直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先驱者通过学习借鉴西洋音乐，并与传统的民族音乐融

会结合，才造成了我国现当代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应看到，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

识和强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有一个相当长时期把音乐作为

政治的附庸和单纯的宣传工具，使音乐艺术的发展一度滑入低谷。所以，摆脱这种传统音乐

观的樊篱，使艺术真正成为艺术，保持艺术应有的独立品质，是我们今天仍应努力的方向。

恩格斯曾认为宗教、哲学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致康·施米

特》），实际上艺术包括音乐应该更具有这一特点。 

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从根本上否认音乐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化

功能，认为人们只应当、只能够“为艺术而艺术”，所谓“为人生而艺术”乃是对艺术的亵

渎。这是另一个极端上的认识误区。音乐总是一定时代一定人们思想情感的表达，同时又深

刻地作用于受众，影响、调节、范导更广范围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原始时代“邪许”之类的

举重劝力之歌，能够齐一人们的劳动步调；靡靡之音使人意志消沉，消极颓废；健康优美、

激昂上进的音乐，能使人受到美的熏陶，受到鼓舞教育，使人们的心智情感更为健全。这些

基本原理是不能否定、不容否定的。艺术应该有独立的品格，不能沦为政治、宗教的仆从。

但是作为社会的产物，任何艺术又决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人的艺术，我们不能幻想有不表达

任何思想感情、体现审美观点的音乐作品。在这方面，贝多芬的事例是引人深思的。贝多芬

第三交响曲《英雄》本欲献给法国执政者拿破仑，但当得知拿破仑将称帝时，贝多芬立刻将

总谱写有题词的封面撕下，并愤怒地高喊："这是一个独裁者!"后来出版时他将标题改为"为

纪念一位伟大的英雄而作"。最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一定时代的良心和代言人，艺术作品不是

在真空中产生的。 

音乐对于人们，既有享受、抚慰、渲泻的作用，又有美育、道德教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

社会和谐进步等功能。音乐是人们心声的表达，我们既要从音乐了解民情民心，也要通过弘

扬先进的音乐、支持健康有益的音乐，来引导人们树立高尚健全的审美情趣，鼓舞人们奋发

向上。当前，音乐艺术日益大众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这既是一种进步，也存在着殷忧。



毋庸讳言，我国音乐艺术在整体健康上进的交响乐中也存在着杂音和不和谐音。突出表现在

高雅音乐的曲高和寡，缺离群众，小情小调，孤芳自赏，通俗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则缺乏基

本的规制和引导，八音齐奏，鱼龙混杂，其中不乏晦涩的、荒诞的、低级趣味的的作品，产

生了并仍在产生着不良的影响。 

党和政府对音乐工作十分重视，制定了有效的音乐政策。“二为”方向、“双百”方针，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

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等文艺方针政策，是音乐艺术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我

们还应该批判吸收我国传统的音乐理论，更加全面地认识音乐艺术的功能，更加突出音乐事

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健全完善音乐政策，从而使音乐艺术更好地为社会和谐建设服

务。 

二是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音乐教育观，推动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子的乐教思想，对我

们极富启发。孔子既不是单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推广乐教，也不仅仅是着眼于音乐的政治

教化功能来重视音乐，而是把音乐教育当成整个教育的完成阶段，当成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

构和修身的手段，当成完善人的最终途径。孔子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

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当前，由于种种原

因，特别是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

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教育不受重视，一些农村中小学不开设音乐课，或虽然开设而常常被其它

升学考试课程挤占；很多学校和教师对音乐教育的目的、音乐教育与人的素质培养、音乐教

育与横向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认识，有些教师把掌握技能技巧、乐理知识

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些教师只强调音乐的愉悦性，忽视其教育功能，教学生唱一些

不适宜的、格调不高的歌曲；也有一些学校和家长把音乐教育当成中、高考的终南捷径，对

学生进行畸形的音乐技能技巧的强化训练；社会音乐教育也比较薄弱，一些公共机构在音乐

教育上“不作为”，而一些媒体、文化传播机构则在利益驱动下，不顾社会效益，散播腐

朽、落后、不健康的音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并努

力探索解决的办法。 

首先要充分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它包含着丰富的横向

学科知识，体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具有辅助、促进德、智、体、美协调发展的功能，在

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中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人们认识世界通过

两条途径，一是科学的，一是艺术的。艺术教育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也是启迪人

类智慧的钥匙，很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曾经从音乐中获得灵感。音乐教育不

仅要培养学生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其音乐修养，还要启迪学生的智慧，丰

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总之，音乐教育要使学生既“修业”，又“进德”，

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其次要制定相关政策，采取一定的措施。有关职能部门要完善课程计划，提高音乐教育在整

个学校教育格局中的地位，扭转长期形成的“音乐是副课”的观点，并抓好计划和制度的落

实；要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校音乐师资的培训和教学设施的配备，也要加强

高等学校音乐选修课的开设，要注意提高音乐教学质量，增强音乐教学感染力、趣味性、技

巧性；要从发展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的角度，把德、智、体、美、劳作为教育的系

统工程整体推进，把音乐教育与思想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

育协同起来，提高教育的整体功能；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如大众传媒、职业培训机构、街道社



区、群团组织等，也应承担一定的音乐教育职能，推动健康、上进、优秀的音乐艺术的传

播。 

总之，要通过推广音乐教育，发展音乐事业，增强民族的音乐素养、审美能力，丰富人民群

众的思想情感，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形成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风气。 

三是为我们处理音乐艺术的主旋律与多样化、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弘

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我们基本的音乐政策之一，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孔

子音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孔子对古代流传下来和各地的诗歌，“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颂之音”，《韶》《武》《雅》《颂》等音乐就是孔子认为的当时的主旋律，

《韶》是舜乐，《武》是武王乐，而《雅》《颂》则是贵族创作和宗庙祭祀的严肃音乐。孔

子将原有和搜集来的三千多篇诗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简到保存在《诗经》中的305

篇，保存下来的当然是合乎主旋律要求的作品。但是孔子具有比较全面的音乐观，他熟谙

“和而不同”的哲学原理，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应该有多种色彩，要允许多元性、多样化存

在。他不主张把音乐搞成“清一色”，他对直率大胆的爱情歌曲《关雎》津津乐道，他学习

各种乐器，如琴、瑟、磬等，学习各地民歌，都表明他是提倡音乐多样化和“百花齐放”

的。 

对待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我们现在了解的好像孔子只提倡雅乐，而对郑卫之音则很痛恨，

似乎孔子是反对通俗音乐的。郑卫之音当然不能复现，但十之八九是当时影响比较广的流行

音乐，同时思想不是那么健康，格调也不是那么高雅，所以孔子从他的原则出发，对之特别

警惕。孔子强调对通俗音乐要改造、提高、引导，这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随着音乐艺术

的普及和大众化，通俗音乐的生命力日益强大，很多经典音乐也是通俗音乐长期发展升华而

形成的。应该看到通俗音乐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它贴近时代反应社会生活的敏锐性，它表现

形式的明快性、单纯性和风格的多样性，往往是严肃音乐、高雅音乐、主旋律音乐所不能及

的。但是通俗音乐领域确实存在着鱼龙混杂的情况，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艺术生命力来

看，都存在着很多不足，需要引导、提高、改造。应该看到，高雅音乐和通俗音乐并无严格

的界限，我们不要人为地严“雅俗之防”，而是要坚持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优

秀的通俗音乐大力弘扬，对健康的通俗音乐大力支持，对落后的通俗语音乐加以改造，对腐

朽颓废的通俗音乐加以抵制和批判。 

四是对尊重音乐艺术规律，促进音乐事业的发展和音乐水准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两千多年

来，孔子的思想学说对我们民族产生了任何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孔子一直奉

行“述而不作”的原则，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是作搜集、整理、传播工作，直接著述甚

少，那么孔子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孔子在他承继的文化传

统的基础上，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精益求精，吞吐融会，进行了艰苦的采花酿蜜的创造

性工作，重铸了民族文化的灵魂。如前所述，孔子对歌唱、乐器演奏、指挥、音乐整理、音

乐批评等，都探索到了至今仍有价值的一些规律，并且自觉地坚持、遵循。今天，我们对音

乐艺术规律的掌握无疑比孔子时代要更丰富、更全面、更正确，但是我们应牢记，如果缺乏

孔子那样的尊重规律、遵循规律的自觉精神，我们仍然有可能偏离规律，甚至像“文革”时

期只允许八个样板戏存在，严重损害和摧残音乐事业的悲剧也未必不会重演。因此，在今

天，我们批判继承孔子的音乐思想，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自觉精神，树立科

学的音乐观，推动音乐事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发表日期：2006-3-12 浏览人次：1265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
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论语今译》李泽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2月版； 

《礼记·乐记》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杨荫浏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8月版； 

《中国现代音乐：本土与西方的对话》李诗原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版； 

《音乐教育协同理论与素质培养》吴跃跃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版； 

《音乐与人生：从孔子的音乐观说起》周菁葆著，载《中国艺术报》2005年3月4日； 

《庄暴见孟子》教案，邓浩，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水木清华BBS，艺术精华区。 

关闭窗口   发表,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